
禁 烧
麦穗弯头笑，芒种时节到。
护麦防火大军浩浩荡荡奔赴前线，

我负责康屯村。
三夏大忙，防火为重，一根小烟头，

一年汗水要白流……我滔滔不绝。
咱村今年没事！ 康大宝村长拍着

胸脯。
凡事不能掉以轻心，虽说你有群众

基础，但大意容易失荆州！我有些不满，
秸秆禁烧顽疾谁有好的办法！

康大宝蹲在一旁吧唧几口烟。
我说你像个干部吗，还带头吸烟！

我上前把他的烟掐了。 我可丑话说在
前，咱村出现一把火，先免我的职，但在
免我之前，老康，别怪我不讲情面，我先
撤了你！

年年禁，年年烧，责任都推给我们
基层老百姓，我现在就辞职算了！ 康大
宝犟脾气上来八头牛难拉回。

大宝，你开始不是说咱村没事吗？
那要等淘气回来。 康大宝还在气

头上。
我不也是为咱村服务嘛！毕竟上级

有政策，有了火情对谁都不好，是不？
我这气也不是冲着你来的，这有很

多事说不清……
收割机在地里轰隆时， 淘气回来

了，还带着个大机器。
康屯村沸腾了，大家纷纷来到康大

宝家排队领纸条。
我说你不下地防火，这是唱的哪出

戏呀？
咱村今年没火情。康大宝笑嘻嘻地

说。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防火抓关键。 秸秆过去一身宝，做

饭、沤肥料，现在家家都烧气，它成了废
物。 东区新建个造纸厂，淘气和纸厂签
了协议，买台打捆机，按纸条先后去田
里打捆，每捆付给农户一元钱，三方受
益。 秸秆处理了，还防啥火！

（江桅 商水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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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相伴
������黄昏，红霞满天，我正拖着疲惫的
身躯回家。

横过铁路时， 一对老夫妇蹒跚着
沿铁路向我走来。 老伯一头银发，但布
满皱纹的脸上却是愉快的表情。 他穿
着一套老式西服，虽不太合身，但干净
整洁， 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朵鲜艳的
红玫瑰。 阿姨穿着一套已经过时的淡
蓝色衣服， 布满沧桑的脸上同样满是
幸福。 她右手拄着拐杖，和老伯慢慢同
行。

经过他们身边，听见老伯轻声说：
“树仍在，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环境好多
了，和以前相比，真可用‘天翻地覆’这
个成语来形容。 ”

“就是那一棵？ ”阿姨的声调因激
动而有些颤抖。

“是的，就是那一棵。 ”
“要是我还能看见这棵树，该多好

啊！ ”
“你不要这么说 ，都快四十年了 ，

我说你听，用心感受也是一样的。 ”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阿姨双目

失明。
我好奇地回头望去， 那是路旁的

一棵老槐树。 尽管树的一侧枝丫因建
铁路被砍掉， 但另一边枝叶仍是生机
勃勃。 郁郁葱葱的枝叶在晚风的吹拂
下翩翩起舞， 像是在迎接老朋友的到
来。 其实，这只是一棵平凡的老槐树，
但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重大，这可能就
是他们当年初次相遇的地方， 或是昔

日海誓山盟的见证。
老伯扶着阿姨站在树下， 取下胸

前那朵玫瑰，轻轻地插在她耳旁，并脱
下旧西装， 披在她身上， 眼里满是温
柔。 阿姨的脸上仿佛有了红晕，羞怯怯
侧着头靠在老伯的臂膀上。 那耳鬓厮
磨的画面，让年轻人看了都羡慕。 而那
朵美丽的玫瑰花在夕阳的照射下 、在
白发的映衬下，显得鲜艳夺目。

我怕破坏这温馨的画面， 连忙掉
头绕道，轻松地朝家走去。

（王银华 商水北极星学校）

邻里之间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楼上
楼下几户邻居相处得可谓温馨融洽 ，
平常互帮互助，俨然是一个大家庭。

六楼的嫂子是个医生， 说话温柔，
待人热情。 我的儿子很是调皮，摔着碰
着是常事，每次都会找嫂子帮忙清理、
包扎。 有时家里老人生病了，下楼打针
不方便，也会麻烦嫂子过来帮忙。 嫂子
每次都是笑呵呵的，不厌其烦。

有一次， 我和爱人在外面办事，六
楼的嫂子打来电话， 说保险门的钥匙
丢了，没法进屋，问我们该怎么办。 爱
人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拿了工具帮忙把

锁给撬开了。 六楼的大哥常年不在家，

平时嫂子家的水管啊、 灯啊啥的坏了，
也都是我爱人帮忙修理更换， 随叫随
到。

楼上楼下的，彼此帮个忙，最方便。
上周的一个晚上，二楼的大哥回家

后发现天花板漏水，原来是刚搬来的三
楼邻居忘记关水龙头了，而这时两口子
做生意还没回来。 因为没有他家的电
话，二楼的大哥就骑着车子出去找。 回
来时， 三楼和二楼都已经是 “水漫金
山”。一看这情况，邻居们就都把家里的
工具拿了出来 ，扫的扫 ，吸的吸 ，擦的
擦，有的帮二楼，有的帮三楼，没有过多
的话语，只有忙碌的身影。 很快地板上
的水就被大家清理干净了。虽然都累得
直不起腰了，但谁都没有说什么，反而
开开心心的，好像共同打了一场胜仗。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自从三楼的邻
居搬来后，楼道里更干净了———勤劳的

夫妻俩经常主动帮大家打扫楼道呢！
对门住着一位老人，我在家里做了

好吃的，总会端过去一碗，让她也尝尝。
她高兴，我更高兴。她呢，没事时也喜欢
到我家串串门唠唠嗑，顺便帮我们择择
菜、逗逗孩子。

这就是我的邻居们，我们是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

（刘桂霞 市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

������城市里是没有
月光的。
不信？你瞧，天色刚

一暗，敬业的路灯就上了
岗，初时昏黄，夜色愈深，灯
光就愈明亮。 这边路灯刚上
岗 ，那边千家万户的灯 、商场
的灯、店铺的灯纷纷亮了起来，
把整个城市照得亮如白昼。抬头
看，只看到黑黑的天幕上一轮暗
淡的月亮。 静谧的月光就像一个
害羞胆怯的小姑娘， 被嘈杂的声
音和刺眼的亮光逼得藏了起来。月
光，在城市是消失了的。

这不免让我想念起乡下的月

光来。
乡下的月光多了几分俏皮，少

了些许拘束。水银似的月光从空中
倾泻下来， 整个世界都像镀了一
层淡淡的银光。 月光偷偷地穿过
窗棂，在你熟睡的脸上轻轻地跳
舞，当你觉得脸有些发痒，用手
指去挠的时候， 它又调皮地躲
起来让你找不着。你有些懊恼
的时候， 它一定在旁边捂着
嘴偷笑吧？ 月光照着路边
的杨柳，地面上就洒下斑
驳的月影。 一阵微风吹
来，连地上的月影都
跳起了轻柔的舞。
院子里年轻的

阿妈搂着

幼小的婴儿，嘴里轻轻哼着 “月光
光亮堂堂……”草丛里的纺织娘悄
悄地收了声，就连不远处池塘里的
青蛙也识趣地闭上了呱呱叫的嘴

巴，怕惊扰了婴儿的美梦。
还记得年幼时，夜里不舍得点

煤油灯，奶奶就借着亮堂堂的月光
纺棉花。 古老而笨拙的木制纺车摆
放在庭院中央，奶奶坐在一个用玉
米皮编织的蒲团上。 她右手摇着吱
吱作响的纺车，左手捉着棉花不停
地抽放，不一会儿 ，长长的棉线就
飞到纺车上了。 在纺棉花的间隙，
奶奶有时会给我们姐妹几个讲民

间故事。 有时候是“半截缸”，有时
候是“秃尾巴老李”，有时候也讲牛
郎和织女。 赶上有月食的时候，奶
奶就给我们讲 “天狗吃月亮”。 那
时，我们仿佛是浸泡在牛奶般的月
光里，至今回忆起来 ，都能闻到甜
甜的香味。

如今，曾经一块儿嬉闹的兄弟
姊妹已经四海为家， 父母已年迈，
再不会有人在月下给我们讲鬼怪

故事了。 而我，站在窗前，看得到外
面的车水马龙，寻不到记忆里的月
光。 披衣出门，曾照亮我童年的月
亮、 承载着我淡淡乡愁的月亮、那
轮充满诗意的月亮，在这吵闹繁芜
的城市里，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
了。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郭元元 淮阳县新站镇雷草楼小学）

记忆里的月光


